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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墨西哥

参议院发表了题为 《促进共同发展 共

创美好未来》 的重要演讲。演讲中，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引用了墨西哥诗人阿

方索·雷耶斯的名言“唯有益天下，方

可惠本国”。此系雷耶斯 1932 年担任墨

西哥驻巴西大使期间创作《回信》一书

中的名句，表达了利己达人的理念、天

下一家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的引述一

下子拉近了中墨两国人民的距离，引发

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共鸣。

阿方索·雷耶斯·奥乔亚 （1889—

1959 年），是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

家、哲学家和外交家。雷耶斯出生于政

治世家，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

学专业。墨西哥革命后，曾旅居欧洲从

事文学创作，其后多次出使欧洲和拉美

国家。他还曾任墨西哥知名院校墨西哥

学院院长，擅长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和

戏剧，曾 5 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为西

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和传播作出重要贡

献，被誉为 20 世纪墨西哥最杰出的文

学家之一。雷耶斯逝世后，墨西哥政府

为纪念其所作贡献，设立“阿方索·雷

耶斯”国际奖，授予在文学创作和研究

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就在这场演讲 2 个多月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

为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演讲，深刻指出“这个世

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

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

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习近平总

书记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借用雷耶

斯名言，昭示了当今世界各国是相互依

存的整体，在拉美大地上奏响了构建命

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

墨西哥是文明古国，也是多元文化

交融共生之地。这里孕育了古老的玛

雅、阿兹特克文明，交汇着新旧世界的

文化思想。多元共生、和谐包容植根于

墨西哥人民的血脉之中，也是中墨文化

的共同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

句名言，讲出了中墨人民的共同心声，

描绘了中墨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美好

前景，得到墨西哥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和普遍认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

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

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承载了“天下大

同”的历史积淀和国际情怀，凝聚了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为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理念，为人类应

对全球性危机、建设美好家园提供了现

实路径，引领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

步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

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这样的美好

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

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方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进行创新和实

践。我们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

视频会议，同 170 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全

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我们发起创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投资基

金，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

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多次写

入联合国文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欢

迎和认同。第 71 届联大主席彼得·汤

姆森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

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国际上普

遍认为，这一理念是一个主张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

展的新的全球观，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性

共识。

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中国身体力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中国发起全球规模最大的人

道主义行动，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

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率先把疫苗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致力于

确保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

担性。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5 亿多剂新冠

疫苗和原液。面对疫情，中国和墨西哥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用实际行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多次雪中送

炭，向墨西哥提供抗疫物资，分享抗疫

经验。中国一款疫苗在墨西哥顺利开展

三期临床试验和灌装生产合作，墨西哥

也成为首个批准两款中国疫苗在本国紧

急使用授权的拉美国家，充分彰显了中

墨两国人民的患难真情，树立了国际抗

疫合作的典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墨西哥参议院

演讲中对应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话——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们深知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能更好的道理。中国将始终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如既往为世

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为世界共同发展作

贡献，为世界文明交流作贡献。中国愿

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人间正道上携

手 前 行 ， 共 同 创 造 更 加 繁 荣 美 好 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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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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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多 语 国

家，目前在德国被使用的语言至

少有 190余种，其中包括多种多样

的移民语言和德国国内的四大少

数民族语言，这些语言之间的互

动形成了德国社会的多语特色，

多语已经成为德国社会的一种常

态。在这一背景下，多语教育已

经成为德国社会的紧迫任务，德

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也需要正确的

多语教育的指导和适用于德国社

会不同人群需求的多语教学实践

活动的推动。

早在 2003 年 12 月 4 日德国各

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有

关德国中学毕业考试德语科目教

育标准的决议中就强调了多样化

的语言经历对培养学生语言意识

和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多语教

育的必要性。在这一政策的指导

下 ， 德 国 开 始 大 力 推 行 多 语 教

育。目前，德国将多语教育列入

德国的义务教育目标之一。具体

说到德国目前的多语教育实践，

德国所有中小学校的所有学生必

须至少学习两门除了德语之外的

语言。

德国汉堡大学的多语教育专

家英格丽德·戈戈林认为德国多

语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多语

教育的跨文化性，即德国的多语

教育以实现德国多元文化相互融

合为导向。一方面，德国不仅鼓

励移民家庭成员和移民后代学习

和掌握自己民族的语言，同时也

希望他们通过参加整合课程学习

德语和德国文化，从而更好地融

入德国社会；另一方面，德国通

过多元化的外语教育，如在中小

学 开 设 多 样 化 的 外 语 课 程 （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等）

鼓 励 德 国 本 土 民 众 掌 握 多 门 外

语，促进他们更好地与其他民族

的人们进行交流，更好地理解移

民来源国的文化。这种以相互融

合为目的的多语教育能够保证多

语教育不会陷入文化同化教育的

误区中，同时防止出现文化分离

的现象，从而维护德国社会不同

文化的平等互动。

同时，戈戈林表示除了跨文

化性之外，德国的多语教育应该

尽可能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顾

及多语教育的普遍性。横向维度

指的是多语教育的覆盖面，即鼓

励德国的多语教育走出课堂，覆

盖到国民家庭日常性的、非正式

性 的 语 言 学 习 中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德国多语教育者主张将单纯

的 语 言 学 习 和 专 业 学 习 结 合 起

来，即通过内容与语言融合教学

实现多语教育在所有科目和专业

教学的全方位覆盖。纵向维度指

涉及不同学段的多语教育，即多

语教育应当贯穿德国教育的所有

阶段：如学前教育 （幼儿园）、基

础教育 （小学）、中等教育 （中

学、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 （大

学） 等等。总之，理想化的德国

多语教育不仅聚焦于德国国民日

常生活世界的多语能力，同时关

注科目、专业以及学术活动领域

有关书面语言的教与学。

一个典型移民社会的根本性

问题就是移民的融入问题，而融

入的关键在于教育，首先是多语

教育。移民社会的多语教育应该

以实现人们在多语环境中的自主

的、合适的语言行为为目标，尤

其应该重视移民社会中少数民族

语言的发展，因为这些语言是他

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对于德国

社 会 而 言 ， 要 真 正 实 现 多 语 教

育，还必须克服单语主义这个狭

隘的语言意识形态，它与德国社

会天然存在的多语现象产生了矛

盾，因此无论是对德国国民还是

对整个德国社会来说，解决这一

矛盾十分紧迫。为此，戈戈林所

倡导的兼顾“跨文化”和“普遍

化”的多语教育模式以德国社会

平等的跨文化互动为出发点，主

张将多语教育渗透到各个生活领

域和所有层面教育阶段，为发展

德国国民多语能力、构建德国国

家层面的多语制、全面实现德国

社会的跨文化融入提供了方案。

这种普遍化的跨文化多语教育也

是解决“单语意识”与“多语现

实”这对矛盾的有效途径。

歌德曾经说：“不学习外语就

无法真正认识母语。”从这个意义

看，“多语”可以让人变得更开

放、包容。同时，柏林洪堡大学

创始人威廉·冯·洪堡认为：语

言是内在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

不 同 的 语 言 表 达 着 不 同 的 世 界

观。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具有表

达 思 想 的 功 能 ， 因 此 都 是 平 等

的 ， 应 该 得 到 平 等 的 对 待 。 如

今，将“多语”视作常态成为一

种趋势，这是自民族国家形成以

来人类认识语言现象以及语言关

系的一次重大的范式转变，对于

当代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

既不可能存在 100%掌握某一种语

言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存在一种

完 全 均 质 的 语 言 群 体 。 自 古 以

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

出现过一个完美无缺的、完全均

质的单语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不

完美的、异质的多语系统。每一

个个体与某一种语言的关系并不

表现为一种 100%的单语现象，相

反是一种不完整的多语现象，或

者说是一种多语的不完整性。因

此“多语”在德国不仅是一种常

态，更是一种必然。

多语教育以实现个人的多语

能力为目的，同时可以促进一个

国家多语制的构建与实施。普遍

化的跨文化多语教育模式是当前

德国多语教育的最佳方案，它能

让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和教育的各

个领域都参与到多语教育中，从

而真正实现德国社会的跨文化融

合 。 兼 顾 “ 跨 文 化 ” 和 “ 普 遍

化”的德国多语教育模式也将为

其 他 国 家 的 多 语 教 育 提 供 借 鉴

意义。

难民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的核心

议题之一，也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

际环境的重要挑战。根据联合国难民

署最新数据，截至 2019 年末，世界范

围内被迫离开原籍国的人口达到历史

新高的 7950 多万，其中包括约 2600 多

万难民，而他们其中的一半是 18 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虽然使得难民问题暂时得以

“压制”，然而难民问题却并未因此得

到缓解，而是呈现出更复杂的治理

难度。

日趋复杂的全球难
民治理体系

难民问题虽然早已有之，然而国

际社会真正建立起全球性应对难民危

机的治理机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这一机制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

概括为两个主要法条、一个核心执行

机构和一个核心原则。

两个主要法条是指 1951 年通过的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 1967 年通

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

个主要法条是国际难民法的核心组成

部分，对难民身份进行了法律界定。

一个核心执行机构是指成立于

1950 年的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难民

署成立之时，其被设定的存在年限仅

为 3 年，年度运转资金仅为 30 万美

元，且仅负责欧洲难民的救助。然而

随着难民问题的愈演愈烈以及联合国

难民署初期出色的难民救助行动，目

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发展成为遍布 135

个国家，拥有 17000 多名雇员，年度

预算近 90 亿美元的核心人道主义组

织。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唯一一个专门

从事难民保护的国际机构，联合国难

民署在保障难民的住所、教育、医

疗、卫生等基本生存条件上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核心原则是指不推回原则。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 33

条明确规定任何缔约国均不得以任何

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

因他的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

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

胁的领土边界。与难民享有的其他权

利有所不同，不被推回权是国际法赋

予难民最基本和核心的权利。而不推

回原则业已获得习惯国际法的地位，

是各国理应普遍遵守的最基本难民保

护规范。

随着难民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世界

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难民治理

机制正发生新的变化。首先，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 1967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中所确定的

难民界定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这两个

法条规定难民的形成仅仅是由于种

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

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逃离原籍

国的人，然而，今天的难民类型则呈

现出更深的复杂性。突出了如逃离战

乱的战争难民、逃离本国崩溃的经济

的经济难民以及逃离本国严重的气候

和环境问题的气候环境难民。这些难

民类型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约难

民，但是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并纳入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范畴。

同时，联合国难民署虽然作为难

民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地位

未变，但是随着难民问题的逐渐加

深，国际移民组织、无国界医生等国

际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

加入难民治理的行列。这对于难民治

理的深度推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然

而，组织的繁杂亦造成日趋激烈的竞

争和难民保护的碎片化。联合国难民

署本身亦面临着由于保护群体扩大而

导致无法全力保护难民、筹资困难等

挑战。

疫情对全球难民治
理体系的冲击

首先，难民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

加剧。目前，全球 2/3的难民散落于难

民接收国社区内，而非难民营中，并

依靠非正式经济生存。疫情的暴发使

得难民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

霜。由于各国纷纷采取抗疫措施，难

民所依靠的非正式经济急剧萎缩，大

批难民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联合

国数据报告称由于疫情的暴发，仅有

74%的难民能够满足其一半的生活所

需。同时，难民无法享有相应的抗疫

设施。世界将近一半人口不享有合适

的洗手设施。在接纳大量难民的发展

中国家，这一数字则达到 3/4 左右。

22%的难民聚集地每人每天供水少于 4

升 （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每天用水超过

1100升）。

其次，各国政府面临的难民治理

压力加大。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

力，各国政府用于难民救助的资金大

幅下滑。同时，由于本国经济崩溃而

逃离的经济难民将进一步增多。再

者，出于抗疫需要，各国纷纷收紧入

境政策，大批难民无法正常逃离原籍

国进行难民申请，并导致国内流离失

所人口的增多。

再次，从事难民救助的人道主义

组织面临诸多挑战。疫情之下，从事

难民援助的各人道主义组织首先面临

筹资困难的挑战，尤其对联合国难民

署这种 86%的运转资金全部来自各国

政府和欧盟捐助的机构而言。同时，

大多数难民援助组织的援助模式主要

针对难民营中的难民，而今天全球 2/3

的难民均散落于接收国社区中，新冠

肺炎疫情使得各人道主义组织在物资

协调、联系难民上面临更严峻的挑

战。针对疫情的宣传教育、检测和疫

苗接种则更为艰难。人道主义组织工

作人员本身亦面临感染病毒的巨大

风险。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推动全球难民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冲击不分

种族、国界、贫富，而其对难民这一

弱势群体的冲击尤其严重。虽然在疫

情冲击之下，各国纷纷收紧入境政

策，全力投入抗疫，许多难民危机也

因此被暂时搁置，然而难民危机不会

自行消失，如若不加以善治，难民危

机在后疫情时代将对全球和平与安全

造成严重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为疫情之

下的全球难民治理提供了重要话语

支撑。

当前的全球难民治理理念在疫情

冲击下难以践行。不推回原则作为难

民治理领域的核心原则，虽然得到世

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认可，然而出于对

本国经济社会环境的考量，世界范围

内强制性遣返难民的案例屡屡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难民的接收和援助

愈发艰难。2016 年联合国 《难民和移

民问题纽约宣言》 重申缔约国充分和

有效执行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

约》 和 1967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

书》 的重要性和价值，并形成践行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的国

际共识。此后，联合国难民署于 201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全球难民契

约》，再次强调主要国家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在难民治理上的责任分担机制。

两份文件均对加强难民的全球治理和

国际合作提供了法治化的探索。然

而，在疫情冲击之下，这一探索及其

实践亦举步维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

代的难民治理提出了新的重要话语支

撑。首先，应意识到疫情背景下的全

球难民治理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疫情

之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难民作为

弱势群体，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

援助。只有所有人全部免于疫情，人

类才能真正战胜疫情，建立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需要关注每个人的安危。

其次，疫情背景下的全球难民治理是

全人类的责任担当。维护和平与发展

的生存空间，必须考虑弱势群体的存

在，疫情之下的难民治理尤其需要各

国负担起维护全人类健康安全的生存

环境的责任。这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确

保对难民的基本援助，更应该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难民纳入防疫抗

疫的范畴，防范难民危机对疫情之下

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疫情之下的全球难民治理
□□ 吴昊昙


